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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惠州西湖志》记载，惠州
历史上有多个名园， 其中较为著
名的私家名园有李氏山园和叶氏
泌园。 李氏山园是由北宋进士李
思纯所建，位于今子西岭附近，北
宋唐庚贬居惠州曾在园中筑庐而
居。 该园高下数十亩，草木华实，
临江有潜珍阁， 苏轼居惠期间曾
为之作铭。 叶氏泌园是明南京兵
部尚书叶梦熊之孙、 世袭锦衣卫
叶维城别业， 位于今丰湖惠州学
院内，即屈大均诗“归筑楼台半是
湖” 和陈恭尹诗“实得龟峰千顷
波，增筑楼台三百堵”是也。 该园
有亭、台、楼、榭，名流文宴，盛极
一时。除此之外，清初惠州还有一
座著名的、 与李氏山园和叶氏泌
园对比毫无逊色，但却被近、现代
惠州人遗忘的私家名园———叶氏
兼园。

兼 园 位 于 惠 州 府 城 之 南 山
（今市十一小学西侧高地）， 在澹
归和尚所作的《兼园记》中曰：“园
之观前兼江，后兼湖，四外兼山，
介于内外之间兼城廓；内兼宅，宅
兼池，池内兼山……；同兼独……
古 兼 新 …… 大 兼 小 …… 平 兼 峻
……密兼旷， 斯兼之名之所独得
也”，故名之兼园。《兼园记》描述
兼园之美，是“密树复阶，疏竹拂
径……迎朝曦， 纳晚凉； 清风可
呼，碧涛欲应，焕若文漪”。 有“梧

凤”“寿燕”“潜斋”“书屋”等厅堂，
更有“挹淓”“含余”“冪翠”“万象”
“来鹤”等亭阁点缀其间；还有“孟
公”“采荣”两高台，台下有池 ，池
有曲栏小桥，老榕卧池；小径芭蕉
和夭桃参差，松竹与寒梅相映。 更
兼该园地理位置优越， 前为西支
江（兼江），后为丰湖（兼湖），介于
方山和银冈岭之间（兼 山），处于
郡城之中（兼 城）；在园中登高远
望，东面直对白鹤峰东坡故居，只
见“万家鳞次 ，两江飞流，交于几
席”；西面俯瞰丰湖，碧波潋滟，远
山含黛，雁塔、苏堤、孤屿、荔浦等
名迹一览无遗。 这座园林与顺德
清晖园、东莞可园、佛山梁园、番
禺余荫山房这清代广东四大名园
对比也毫无逊色。

这座位于惠州郡城内的历史
名园，为何会过早衰落以致后来被
人们遗忘呢？ 这要从为兼园题记的
澹归和尚说起。

澹归和尚俗名金堡， 字道隐，
明崇祯十三年进士，曾知临清；明
中央政权崩溃后事南明， 任兵科
给事。 因金堡在南明小朝廷内与
袁彭年 、丁时魁 、刘湘客 、蒙正发
等结为朋党，号称“五虎”，于朝中
联手连劾三名宰相，为事过甚，被
永历皇帝杖戍清浪卫。 他起程行
至桂林，适遇清兵南下，他以明末
“遗臣 ”自居，与清皇朝采取不合

作态度， 遂窜入桂林茅坪庵剃发
为僧，法号性因。 清顺治九年，他
前往广州拜函昰 （惠州博罗高僧
函可师兄）为师 ，更名今释 ，字澹
归。 康熙元年（1662 年 ），前明大学
士李永茂之弟舍丹霞山旧宅为别
传寺 （今 名 丹 霞 寺），请澹归和尚
为主持， 开堂说法。 清康熙四年
（1665 年）， 澹归和尚托砵流连惠
州，与郡人叶维城、姚子蓉 、叶许
山、龚章等交往甚密，经常结伴游
湖唱和，并将所作诗文集为《鹅城
唱和诗》编入其《遍行堂集》。 康熙
十九年（1680 年），澹归和尚说偈
端坐而逝，时年六十七岁。 澹归和
尚圆寂后安葬在丹霞山海螺峰
下，其生前所撰《遍行堂集》藏在
丹霞寺附近山洞。

因澹归和尚挂锡惠州期间，
常与惠州反清复明的仁人志士聚
首于兼园，抨击时弊 ，慷慨悲歌 ，
使这座私家园林染上反清复明的
政治色彩。 在清皇朝卧榻之下，岂
容他人酣睡？ 这可能是致使兼园
过早衰落的主因。 康熙二十五年
（1686 年）三月 ，叶许山后人叶瑞
五在寿燕亭（原兼园寿燕堂）招饮
顺德何绛。 何绛是广东“北田五
子”之一，目睹当时兼园景物 ，写
了一首七言变韵长诗，前两韵曰：
“城中大小山有六，无如此山快人
目；苍松百尺夹广路，袅袅青萝挂

高木。 路穷忽见有人家，依然鸡犬
与桑麻；此间男女并耕作，群羊曝
日眠野花。 ”在何绛的笔下，澹归
和尚题写《兼园记》过后二十年 ，
兼园虽然风景依旧， 但已洗尽铅
华， 走向衰落了。 至乾隆四十年
（1775 年）， 澹归和尚逝世后藏在
山洞的《遍行堂集》被官府发现，
因集中载有反清复明和触犯时忌
的言论，引发了一场文字狱，株连
僧俗五百余人。 此后《遍行堂集》
连同他在惠州所作的诗文， 一起
被列为禁书而在内地佚散无存 。
郡人怕触犯时忌，遭受株连，自然
更不敢再提兼园之事。 随着时间
推移， 这座兼园逐渐湮没及被人
们遗忘，也是情理中的事。

历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惠
州学者吴定球先生于 2002 年 6
月在香港志莲净院藏书室中，发
现了澹归和尚在惠州所作的部分
诗文，其中就有《兼园记》。 征得净
院主持同意， 吴定球先生将这些
诗文复印带回惠州，这座“兼园”
才重新被郡人所认识。 惠州是一
座历史文化古城， 又是现代园林
绿化名城，澹归和尚《兼园记》的
发现， 使宋代李氏山园、 明代泌
园、 清代兼园这三大名园与现代
的惠州园林连续起来， 形成完整
的园林历史链条， 实在是惠州园
林文化的一件幸事。

被湮没的历史名园———惠州兼园

南方的山多清奇秀
丽， 北方的山则伟岸雄
壮。 太行山更是大气磅
礴，气势恢宏。

太行山得天独厚 ，
自然形势险峻，在四季
中 演 变 出 各 不 相 同 的
美态。 春季，山花遍野，
莺歌燕舞 ；夏季 ，溪泉
潭瀑，百水争幽 ；秋季 ，
霜叶似火 ， 缤纷艳丽 ；
冬季 ，冰雕玉砌 ，冰瀑
飞挂 。 每一个季节 ，它
都能使出绝技 ，把人间
装扮得美轮美奂。

《中国国家地理》曾
说：“太行山， 把最美的
一段给了河南。 ”而我的
家乡， 就在河南北部的
焦作市。 焦作市的修武
县境内有座号称世界地
质公园的云台山， 青龙
峡便是云台山景区群的
其中一景。 青龙峡的景
致秀色天成，被称为“山
水画廊”， 除此之外，青
龙 峡 还 有 一 个 特 色 景
点， 就是那个只有二十
多户人家、被誉为“中国
爱情第一村”的小村庄。

村庄居于海拔一千
多米高的山上，在村口，
有一片古老的榔榆林 ，
最老的榔榆树据说有一
千八百多年的树龄了 。
这片古榔榆林， 千百年
来， 静静地驻守在村庄
外，吸日月之精华，纳天
地之灵气，虬枝盘曲，枝
叶婆娑， 不问世间事的
模样更像是一群自在的
神仙。 站在山坡上放眼
望去，远处群山连绵，翠
墨如画，身置其中，自有
一副“荡胸生层云，决眦
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
览众山小”的感觉。

经 过 榔 榆 林 ， 迎
面 出 现 一 个 石 头 砌 成
的 门 楼 子 ， 门 楼 上 面
的 牌 匾 写 着 “陪 嫁 妆
村 ” 。 看到这个名字 ，
就 觉 得 这 是 个 有 故 事
的地方 。 果不其然 ，在
门 楼 的 旁 边 又 有 一 块
牌 匾 ， 上 面 写 着 村 庄
名 字 的 由 来 。 大 概 是
讲 ，明朝永乐年间 ，因
行 雨 不 慎 被 贬 下 凡 的
青 龙 王 ， 变 成 青 年 男
子 ， 来 到 黄 河 边 上 武
陟 县 万 花 村 的 高 员 外
家当长工 。 时值盛夏 ，
久 旱 无 雨 ， 庄 稼 眼 看
就 要 枯 死 ， 青 龙 王 每
晚 趁 夜 深 人 静 时 ， 化
成 原 形 ， 喷 水 灌 溉 庄
田 。 后来 ，高员外发现
青 龙 并 非 凡 人 ， 便 将
女 儿 许 配 给 他 ， 并 把
附 近 的 百 里 山 场 买 下
作 为 女 儿 的 嫁 妆 ， 从
此，这个村就叫“陪嫁
妆村 ”了 。

走进村子，才知道这
是个典型的石头村。 村
里的房子依山就势 ，错
落有致， 房屋清一色用
石头建造。 青石砌的屋
墙，石子铺的小路，农户
家用的石桌 、 石凳 、石
碾、石磨、石槽、石臼，甚
至连鸡窝、猪窝、茅房都
是用石头垒砌起来的。
这里的石头房子大多都
经历了上百年的岁月 ，
听村民讲， 最早的一幢
房子始建于清朝雍正年
间， 大约有三百年历史
了 。 整个村庄不大，但
看上去古朴归真， 完美
呈现出原生态北方民居
的样子。 若是有雾的清
晨， 村子隐失在氤氲的
山岚之中， 走在石子铺
的村巷里， 雾气在身旁
缭绕， 那种失真的感觉
就像走在一个古老的神
话故事里。

有了这个美丽的传
说， 加上村子的石头特
色，到“陪嫁妆村 ”来旅
游的客人越来越多 ，这
几年， 村民们家家户户
开起了民宿旅馆。 在夏
季暑热的七八月份来这
里住上几晚， 夜里根本
不需要开空调， 若是没
盖好被子， 那还得小心
着了凉。

民宿的主人招待客
人 吃 的 是 地 道 的 农 家
饭。 傍晚， 坐在院子中
的石桌旁， 吃着热气腾
腾的白馒头， 喝着澄黄
的小米粥， 就着一碟蒜
蓉野菜和一碟油炸花生
米 ， 再配一瓶小酒 ，上
有满天星辰相伴对饮 ，
下 有 万 壑 千 山 作 陪 言
欢， 山中升腾的烟岚游
移左右， 草木丛中虫鸣
如潮， 在天籁之音的洗
礼之下， 让人的思想和
灵魂都不再拘泥于空间
和时间的束缚， 释放掉
城 市 生 活 的 焦 躁 和 忧
虑， 让身体和精神都得
到最大的放松。 饮至酣
畅 之 际 ， 若 是 不 小 心

“中夜一举头 ”，看到苍
穹之上“南辰对北斗 ”，
那境况 ，怎一个“惬 ”字
了得！ 纵观自然界的巧
妙组合， 演绎出如此人
间美境 ， 这天上人间，
如 何 分 得 清 ？ 这 番 乐
趣，又是何等奇妙！

如今， 陪嫁妆村成
了当地一张旅游名片 ，
被誉为“中国爱情第一
村 ”。 许多慕名前来的
情侣， 都会到“陪嫁妆
村 ” 的榔榆树下许愿 ，
在 榔 榆 树 上 系 上 红 丝
带， 也系上自己对爱情
的美好祝愿， 希望自己
的爱情千年不渝。

瓦片上，小草的头更低了
老屋的门环勾住对面的远山
角落的竹器、农具
用身体抵抗锈迹斑斑

半坡的竹林弯下腰
倾听流水唱一首欢快的歌
落叶太过执着的念想
此时，却随潺潺声黯然神伤

冬藏秋收，万物规律轮回
头顶的天把时间的齿轮

一遍又一遍推进
又把一次又一次的生机

还给大地

于人间 ，这是宿命与非宿
命的交替

如同单薄的炊烟写给长
河的信

人们并不知说了些什么
就看到它一直挥舞着双臂
涂抹着多彩的朝霞

还有蛛网也在风中微笑
内在的业力在阳台长出

翅膀
没有些许的惊慌
只是梦醒时分 ，或许是下

一次远航

2019 年 12 月
5 日， 接到民协秘
书长通知， 获赠一
本《惠州苏东坡祠
艺文志》，第二天一
早兴冲冲赶去市博
物馆拿书。

去年初， 白鹤
峰苏东坡祠重建对
外开放， 我还专程
一个人前去参观，
虽然苏东坡雕像的
身子过于臃肿显得
失真， 虽然还原的
古 迹 位 置 让 人 存
疑， 但我还是很开
心这里成为名副其
实的地方。 因为在
此之前， 这里除了
一 口 荒 废 的 东 坡
井， 有关苏东坡的
遗 迹 都 已 荡 然 无
存， 仅仅在民间留
下一个地名———东
坡 亭 。 现 在 出 版

《惠州苏东坡祠艺文志》，里面
收录了苏东坡以及历代文人
墨客为苏东坡祠留下的珍贵
名文，大家对苏东坡祠的历史
变迁将会有一个全面细致的
了解。

如此关注苏东坡祠，因我
与这个地方有很深的渊源。 从
小到大，直到三十岁，我一直
住在这里， 我们叫它东坡亭。
现在叫苏东坡祠，我还很不习
惯，觉得别扭，为什么不是叫
东坡亭呢？ 这里从来都是叫东
坡亭的。 翻开书，我终于找到
答案。 在《惠州白鹤峰东坡祠
大事记》 一文有这样的记载：

“宋元符三年 （1100 年）……
‘惠人以先生之眷眷此邦，即
其居建祠祀焉。 ’” 距最早称
祠，已近千年。“清康熙三十四
年（1695 年）……后俗称东坡
亭。 ”原来东坡亭是民间俗称，
也有 300 多年的历史了。

苏东坡祠所在的白鹤峰
只是一座小山峰，地处桥东旧
城，周围建有围墙，自成一方
天地。 我小的时候，这里是惠
州卫生学校。 我就读的第十小
学就在白鹤峰山脚下，多位同
学住在卫生学校里面（他们的
家长是卫校的老师）， 因此常
到卫生学校玩耍，对这个地方
也算是相当熟悉了。

白鹤峰西面山势陡峭，有
一道狭窄的石阶通往山下，下
面树木葱茏，掩映在树木中的
一栋房子是学校的食堂，食堂
边上即是围墙；东面则较为平
缓，一条土泥路沿着山势蜿蜒
而下，顺着山边连向南面的学
校大门， 在靠近大门的地方，
有一栋让人色变的骇人楼房，
里面有供学习解剖的尸体标
本，每次从那里经过我总感到
害怕，从不敢多望一眼；东面
下来还有一片平坦的开阔地，
是学校的生活区，宿舍前后有
许多颇有年头的荔枝树和龙
眼树，树上常有俗称“花姑娘”
的昆虫静静地趴在树干上，它
漂亮的身子隐藏在斑驳的树
干里极难辨认，小孩子没事总
喜欢在树下仰头寻找，如有发
现就会欣喜若狂；北面是临江
峭壁，峭壁上长满了各种不知
名的藤蔓，垂直的峭壁成为天
然的屏障。 现在重建的苏东坡
祠将出入口建在西北面，依次
建筑的翟夫子舍、林婆酒肆以

及石阶山门紧挨着峭壁的位
置，是否与史实相符呢？ 朝南
是唯一的出入口，出了卫校大
门就是著名的东坡亭粮仓。 粮
仓共有四个大仓库，每个仓库
之间还有一块宽阔的空地。 过
去粮食紧张，却有着巨大的粮
仓，据说是为了备战而“广积
粮”，需要储备三年粮食。 后来
粮仓没了用武之地， 丢空多
年， 现在配套苏东坡祠重建，
改造为东坡亭粮仓文化产业
创意园，倒也与苏东坡祠互相
映衬、相得益彰。

从粮仓的坡道下来就是
熙熙攘攘的惠新西街，坡道右
侧是我曾经就读的第十小学，
左侧是四号粮站。 粮站前有一
棵巨大的木棉树，这也许是惠
州最大最古老的木棉树了，因
此没人叫这四号粮站，而是叫

“木棉树下”。 木棉树下是个小
世界，有人理发，有人摆摊，有
人乘凉……每到春夏之交，树
上的木棉花随风飘落，“啪”的
一声砸在地上，小孩子就会跑
上前哄抢；有时还会砸在人的
头上，引来一阵笑声。 可惜，这
棵木棉树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我所居住的东坡亭商业
局宿舍是由两座楼房组成的
一个院子， 在白鹤峰的东南
面，与粮仓隔路相望，背后是
龙井巷。 龙井巷巷口的龙井即
为白鹤峰风水格局五井中的
东井，亦称阴井，白鹤峰上的
东坡井则为阳井。 龙井巷朝北
有一小道通至东江边，在靠近
酒厂的地方，即卫生学校东面
围墙外， 现在惠州的杨屋附
近，坊间传闻曾是苏东坡两度
寓居的嘉佑寺原址， 而目前
史料皆认定嘉佑寺原址为学
背街东坡小学园内。 但就像
现在嘉佑寺已迁往河南岸 ，
当年是否也曾从此处迁往学
背街东坡小学呢？ 这是值得
文史人员加以考证的。 我们
从记载嘉佑寺的关键语汇里
多 少 能 为 坊 间 传 闻 找 到 佐
证，像“白鹤峰山下”“与合江
楼隔江对望”等等。 苏东坡在
嘉佑寺作诗《江郊》的引言同
样可以印证：“惠州归善县治
之北，数百步抵江，少西有盘
石小潭，可以垂钓。 ”钓矶石俗
称石矶头， 位于白鹤峰西侧，
由白鹤峰东面步行至西侧江
边，正符合“数百步抵江”的描
述，而学背街东坡小学则远在
数公里之外。 龙井巷古井旁边
的几间民居以及我所居住的
商业局宿舍的一部分，坊间传
闻为嘉佑寺僧房遗址，而苏东
坡寓居嘉佑寺正是住在嘉佑
寺的僧房里。这么说来，如果情
况属实， 我与千年前的苏东坡
还做了邻居呢。

因了苏东坡，白鹤峰的卫
生学校、山下的粮仓，以及粮
仓对面的商业局宿舍，地名都
统称东坡亭。小时候虽然不知
道苏东坡的具体事迹， 却知
道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 ，因
此很为这个地名而自豪 ，当
别人问起住在哪里， 总是很
响亮地回答：“东坡亭！ ”孩子
们听到， 常会齐声吟唱一首
童谣：“东坡亭，有条绳，绑只
乌蝇，令令称称……”

1990 年， 我搬离东坡亭，
但东坡亭以及那些童年往事
已永远烙在心中，成为一种甜
蜜的回忆。

童 年 经 历 是
人 生 最 珍 贵 的 记
忆 ，对于写作者而
言 ，童年经历更是

写作的源泉和动力 。 因此 ，获
赠 《惠州苏东坡祠艺文志 》，
即激发我写出这篇童年回忆
文章 。 尽管我童年生活过的
东坡亭并非文化意义上的苏
东坡祠 ， 但它却曾真实存在

于这个地方 。 随着社会变迁 ，
历 史 的 痕 迹 会 消 失 殆 尽 ，就
像 文 中 提 到 的 嘉 佑 寺 传 闻 ，
现在已难以考证了 。 但过去 ，
不管是好是坏 ， 它就是那么
存在过 ，真实地还原过去 ，哪
怕一个小小片段也是有意义
的 ， 这或许是这篇文章的一
点点小作用吧 。

（林惠聪）

西湖的梅花开
了，又十余日，深山
的梅花也开了。

梁化梅园虽然
漫 山 遍 野 种 满 白
梅，但远远瞧去，映
入眼帘的， 并不是
那种铺天盖地 、目
不暇接的白， 而是
星星点点、 寻寻觅
觅的白。 山中梅树
没有经过人为的斧
斫裁剪， 也许没有
疏影横斜的曲欹风
姿， 却不乏暗香浮
动的自然芬芳。 花
开时节， 林间熙熙
攘攘，人头攒动。千
树万树， 尽皆卸下
了青葱绿叶的多余

繁饰，只有洁白如玉的霜花朵朵
傲立枝头，美得清雅脱俗，摄人
心魄。

说起惠州的梅花，会不自觉
想起苏东坡。

元丰六年， 东坡被贬黄州
时，曾作一首《定风波》，盛赞好
友王巩的侍妾，名叫柔奴。 王巩
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到比黄
州更偏远的岭南，柔奴陪伴他共
赴“瘴疠之地”，同甘共苦，生死
不悔。 东坡对好友充满歉疚之
情，真心感谢这位歌女对王巩的
关怀与慰藉。词中写道：“万里归
来颜愈少，微笑。 笑时犹带岭梅
香。 ”这是岭南的梅花，东坡虽足
未涉岭海，而先闻其香。

东坡宦海浮沉， 坎壈一生，
幸而性情旷达， 天地遂为之一
宽。 明月清风，茂林修竹，花草虫
鱼，皆可为伴为侣，入诗入画。篔

簹谷的竹，群居不倚，独立不惧，
教会了他成竹在胸；余杭望江楼
的石榴，秾艳一枝，芳心千重，激
起了他柔情万种；黄州定惠院的
海棠，雨中有泪，月下清淑，放纵
了他一饮千钟……而惠州松风
亭的梅花，卧树独秀，冷艳幽光，
陪伴他度过了孤苦的寒冬。

东坡年近六旬， 落两职，追
一官，贬谪岭海，垂老投荒。 绍圣
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合江
楼，是月十八日迁居嘉佑寺。 嘉
佑寺僻远孤寂，破败荒芜，甚至
门可罗雀。 东坡居于此，衰疾交
攻， 与死为邻，“悄如病鹤栖荒
园”。 只有松风亭下荆棘丛中的
两株白梅“天香国艳肯相顾”，伴
君幽独，如天涯流落再度相逢的
挚友知己，穿越季节和生命的蛮
风蜑雨，劝“先生独饮勿叹息”，
给东坡带来丝丝温情。 日间村中
梅，月下路边梅，花开时雪肌玉
容，花落时青子缀枝，东坡都写
尽了。 最喜欢的，是《再用前韵》
中的前四句：

罗浮山下梅花村 ，玉雪为骨
冰为魂 。 纷纷初疑月桂树 ，耿耿
独与参横昏。

东坡是“惠州安置”的贬官，
依律“不许出城及至走失”，来惠
州时顺道有过罗浮山一日游外，
之后再也无缘踏入此山。“罗浮
山下梅花村”是他想象出来的诗
化境界，而令人感动的，不正是
他的想象和诗化吗？ 东坡有一种
力量，化贬地为乐土，变炎海为
清凉。 因为乐观而旷达，哪怕两
株零星玉蕊也能化作十里梅花。

“玉雪为骨冰为魂”不仅是
梅花的品格， 更是东坡的写照。
半生蹭蹬，数遭攻讦，面对莫须

有的罪名，东坡问心无愧，绽放
文坛，傲霜斗雪。 在惠州，他酿酒
饮客，买药救人，台风肆虐、火灾
发生则督促当局察灾抚民，极力
促成东新桥和西新桥建设。 东坡
也许辜负了父亲取名为“轼（车
前横木）” 令其韬光养晦的良苦
用心， 辜负了文与可“休问事”
“莫吟诗”的反复叮咛，即使成了
“不得签署公事”的失意之人，也
改不了为民请命的“毛病”。 在我
看来，东坡正如梅花，生来就是
玉骨冰魂，虽饱经忧患，福祸无
常，仍然是一片冰心未蒙尘。

东坡另有一阕《西江月·梅
花》词是为悼念王朝云而作。 朝
云十二岁入苏家，默默陪伴东坡
二十三年。 于东坡，朝云绝非伺
候起居的普通侍妾， 点破学士

“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是她，追随
东坡远谪岭南， 无怨无悔的是
她，与东坡参禅悟道、出入佛法
的也是她。 在她这位散花天女面
前，东坡清澈如水，甘为维摩。 朝
云命苦，早年家贫，沦为歌妓。 东
坡纳为妾，生一子，未满周岁而
夭。 一生飘零，随东坡忽南忽北，
辗转流离，未尝有一日安定。 年
仅三十四岁的朝云在惠州染时
疫，且死，仍心强志坚，诵《金刚
经》四句偈而亡。 东坡在词中写
道：“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
风……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
花同梦”，将朝云比作不同凡俗、
自带仙风的高洁梅花，实在是对
这位奇女子最贴切的赞美。

如今， 东坡离惠已千年，梅
花几度开又落？ 花开时节，名动
鹅城。 那摄人心魄的玉骨冰魂，
香自苦寒的淡淡芬芳，是东坡的
品格，也是东坡的味道。

鹅城春秋 □何志成

晚明的惠州 ，
相继 出 现 了 一 批
较大 型 的 私 家 园
林，并相对集中于

惠 州 府 城 和 西 湖 周 边
地 区 。 这 些 园 林 的 营
造 ，巧妙地利用了西湖
山 水 幽 深 秀 邃 的 自 然
风光 ，兼容天地之美的
特点 ，反映了明代惠州
社 会 的 文 人 情 趣 和 审
美时尚。 这些园林为风
韵 天 然 的 惠 州 西 湖 增
添了亮丽的人文景观 ，
叶 氏 兼 园 就 是 其 中 佼
佼者。

叶氏兼园是晚明惠
州 官 宦 叶 维 阳 的 私 家
园林 ，明清鼎革后为反
清 志 士 托 迹 留 连 的 地
方 ，故不容于新朝官府
而湮没。 清初澹归和尚
作 客 该 园 ， 认 为 该 园
“以无所不有为独胜 ”，
并 因 此 为 园 主 人 写 下
了《兼园记》。 澹归和尚
在该记中 ，一口气使用
的 22 个 “兼 ”字 ，突 显
了 兼 园 建 造 的 特 点 以
及 它 所 蕴 涵 的 惠 州 开
放包容的人文精神。

（何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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